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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
经验，形成了民族化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小说美学。这一美学至《红楼梦》
攀上艺术之巅，前无古人，迄今后无来者，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光彩照人，独
树一帜。这一美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欣赏习惯。如
果要是竭力比附联想的话，西方现代主义的种种流派也可能在《红楼梦》
中找到点点滴滴的痕迹，但整部《红楼梦》文本的实质仍然是一部真真切
切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且惟其现实主义，它才萌生了巨大的艺术魅
力，经久传世，千古不朽。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红楼梦》的艺术
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在这里我们
需要思考和探讨《红楼梦》民族化的美学特征、艺术品格主要体现在哪些
方面？谁能拿把解剖刀，搜剔刳剖，游刃有余地解析开来，看看它精在何
处，优在何方？红学家迄今数以千计万计，胜此重任者，首推脂砚斋等人。

以脂砚斋为代表的《红楼梦》脂评作者，是历史上第一批红学家，是发
现、赏识、评析《红楼梦》这部艺术巨著的伯乐和小说鉴赏家、小说美学
家。他们写下的诸多评语，逐回、逐段、逐句进行微观评析，从对具体细
节、情节、人物批评入手，总结艺术规律、创作经验，阐述美学观点、艺术成
就，擘肌分理，洞幽烛微，评语与正文相映生辉，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小说美
学专著，可谓一芹一脂共同倾一腔热血于《红楼梦》。

当代文坛，确有一部分作家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沃土，主要在以下4
个方面承袭《红楼梦》中国小说美学意蕴，写出了具有民族艺术风格的作
品。其代表作家有：孙犁、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冯骥才、铁凝、
陈建功、阿城、阿成、林希、叶广芩等。

中国传统文学主张“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李贽语）苏轼在《答谢民
师书》中更是明明白白地阐述了这一美学观点：“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
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整
部《红楼梦》体现了这种美学品格，人物、细节、情节从作者胸中汩汩流出，
真切自然，浑然天成，没有半点矫情，作品呈现了生活本色之美。第三回
林黛玉初进贾府，见到贾母及众人的情景，脂评赞曰：“如见如闻，活现于
纸上之笔，好看煞。”“几千斤力量写此一笔。”“逼真。”“此一段文字，是天
性中流出，我读时不觉泪盈双袖。”“天生地设章法，不见一丝勉强。”这方
面说来平常，做起来却难。因为它不是靠技巧，而是凭功夫；技巧好学，功
夫难工。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可谓新时期民族艺术风格小说之发
端，作品描写出家人做法事，小和尚明子和少女小英子纯真朦胧的情爱。
凡俗的生活写得那么自然，犹如一幅水彩画活生生、鲜亮亮展现在读者面
前。通体本色，却一派天籁，情趣盎然。孙犁的笔记小说《芸斋小说》写世
事沧桑，人生境遇，一个个人物形象跃然纸上，透着北方农村质朴醇厚的
生活之美。

“传神之笔”，“追魂摄魄”这两句话是脂评对第六回描写王熙凤神态
的赞语。“形”与“神”的关系，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明代美学
家李贽指出：“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比较
完整地阐述了以形写神，神寓形中，形神兼备的美学观点。《红楼梦》塑造
的众多人物形象可谓形神兼备美学理论创作实践的集大成者。第六回虽
明写“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但实际是“此回借刘妪，却写阿凤正传”。所以
有关王熙凤形象刻画的评语最多，达27条。重点是王熙凤接见刘姥姥时
神态动作描绘：她“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拨手炉内的
灰……”脂评称这段精彩至极的描写是“传神之笔”。将一个贵族少妇高傲矜持、君临一切，又
善于处世应变的性格活生生刻画出来，脂砚斋独具慧眼，评道：“至平，实到奇，稗官中未见此
笔。”“神情宛肖。”“此等笔墨，真可谓追魂摄魄。”“阿凤真真可畏可恶。”“偏会如此写来教人爱
煞。”“爱煞”，爱作者之笔也。邓友梅的短篇小说《寻访“画儿韩”》，单看那五赎画的场面，其传
神之笔就令人拍案叫绝。一个是无赖泼皮的嘴脸，一个是胸有成竹、雍容大度的神态，皆宛然
毕肖，合眼如在面前。陆文夫被誉为写市井小说的能手，他以民族化的叙事描绘市井众生相，
芸芸众生的心理神态，在他犀利泼辣而又极富概括力的笔锋下，均达到了写意传神，剔骨入髓
的地步。陈建功的中篇小说《放生》，用幽默、活泼的文笔将老爷子沈天骢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
境下精神失落，心理不平衡的内心世界，由形及神，层层剥开，步步逼近，展现在读者面前，可谓
形神兼备，活灵活现。

“有境界，本也。”(王国维语)“境界(亦谓意境)说”原为我国传统绘画、诗词理论中的概念，
但中国传统艺术各种门类互相渗透，小说意境是中国小说美学建构中的重要审美特征。何谓
意境？唐司空图谓之：“思与境偕。”清王国维具体化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
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也就是作者的思想感情与所描写的生活环
境、人物形象融为一体所创造出来的艺术氛围、艺术形象，从而使作品萌发出艺术魅力，读者如
临其境，如见其人。一部《红楼梦》通过逼真、细腻的生活细节描写营造的小说意境比比皆是，
这也正是这部文学巨著萌生巨大艺术魅力，令读者百读不厌的肯綮所在。脂评多处评曰“奇峻
之笔。”“活画。”“请掩卷细思此刻形景。”第八回宝玉到梨香院探视薛宝钗巧遇林黛玉，这段曲
折委婉，绵密入微的细节描写将宝、黛、钗三人微妙的情感和黛、钗的性格表现得惟妙惟肖，鞭
辟入里，营造的小说意境沁人心脾，耐人回味无穷。此回脂评评语达214条，评价细节描写为

“密不容针之文”。评曰林黛玉“句句尖刺，可恨可爱”，“实不知有何丘壑”。评曰薛宝钗“浑厚
天成”，“写尽一晌含容之量”。而当林黛玉责怪雪雁、紫鹃送手炉，又对薛姨妈说了两句客套话
时，脂评道：“真可拍案叫绝，足见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
裙钗矣。”第十七回至十八回贾妃省亲，礼毕，贾妃见贾母、王夫人及众姐妹，皆“垂泪无言”。“半
日，贾妃方忍悲强笑”，说了几句难言而由衷的家常话。作者潜心营造的这一真真切切的小说
意境，感人肺腑。脂评曰：“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不先说不可，说之不痛不可，最难说者是
此时贾妃口中之语，只如此一说，千贴万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减，入情入神之至！”邓
友梅的中篇小说《烟壶》描写乌世保到聂家后，与聂小轩父女一起过生活，三人的日常言谈笑
语，音容笑貌，无不透着普通百姓的人情世态，读者如临其家。一段鬼市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
个“灯光如豆，人影憧憧”，市声嘈杂的旧货市场境界。铁凝的小说不少篇章颇具《红楼梦》艺术
特色，最有代表性的窃以为是中篇小说《棉花垛》。米子与明喜一对青年男女在看花窝棚里的
戏谑，米子与国他爹在集市侃棉花生意的情景，以及对抗日基层干部精神风貌的描绘，都绘声
绘色地显现出冀中平原本土本色的乡间风情，乡土味、地域味十足，没有半点别种滋味的搀杂，
独具的生活审美情趣、艺术氛围，让人流连忘返。

“随事生情，因情得文。”(脂评语)脂砚斋概括《红楼梦》悲剧的核心是“情”，是“欲天下人共
来哭此情字”。曹雪芹呕心沥血，泪洒一个情字，脂砚斋深谙雪芹之用心，说这部小说是“一字
化一泪，一泪化一血珠”。是“情痴之至文”。脂评多处批曰：“文势跳跃，情里生情”，“因情捉
笔”，“处处点情”。第六十六回尤三姐自刎绝情，柳湘莲悔恨出家。脂评赞曰：“岂非一篇情文
字。”黛玉“葬花吟”动人心魄，脂评道：“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

《红楼梦》的“情”有其独特的历史性内涵，体现了作者的美学思想，也是构成这部艺术巨著审美
意蕴的重要特征，致使这部悲剧撼天地，泣鬼神！曹雪芹的这一美学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是很大
的，当代小说“一篇情文字”的作品不乏其篇。汪曾祺的中篇小说《大淖记事》中老锡匠之女巧云和
小锡匠十一子的恋情，虽不缠绵缱绻，但在淡雅恬静的叙述中透着清明、澄净，凄婉动人。阿成的
短篇小说《良娼》描写商人宋孝慈和娼妓江桃花母子在风雨飘摇的人生旅途上跋涉，同舟共济，你
情我义，肝胆相照，“怡似春风越过万里长城”。

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地从《红楼梦》中汲取营养，创作出更
优秀的作品。

如果对上世纪末到现在这20来年的中国文学
做一个整体回顾的话，以“打工文学”、都市世
俗生活小说、官场职场小说、“反腐文学”为代
表的贴近读者日常经验与关注的热点问题，具有
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学写作取向，是颇为引人注目
的。在此期间，许多文学作品还以“调查”、“报
告”、“实录”等名目出现，用新闻记者的眼光去
判断写作素材的价值，以新闻报道的手法进行叙
事。近年来，更有人倡导以“田野调查”为依
托，“摆脱书斋想象，离开二手经验，走向民间
世界和生活现场，走向吾土吾民”的“非虚构文
学”。对于文坛的这种写作取向，批评界有人用

“现实主义的回归”对它进行命名，也有人形象
地把它对文坛的影响称为“现实主义创作潮”，

“现实主义冲击波”。
现实主义作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形成于19世

纪的英、法、俄等国。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文
学流派曾经大家辈出，在世界文学史上创造出了
十分辉煌的成就。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现实主义
则可谓历史悠久，而且对20世纪文学创作以及当
下的文学创作仍然发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就中
国而言，“新文学”在创立的时候，就把现实主义
作为自己的一面旗帜。之后，现实主义常常被作
为一枚荣誉勋章，授予“新文学”历史上那些优
秀的作家与优秀的作品。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
由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冲
击，有一段时间，现实主义在一些作家与读者心
目中的分量打了折扣。而近年来，中国文学界重
提这一概念，用它来指认当下一些被认为是积极
的文学创作动向，至少表明人们对现实主义文学
精神的再度认可。

无论是“打工文学”、“反腐文学”，还是
“非虚构文学”，都确实出现了一些既贴近现实生
活，具有浓厚人文关怀精神，同时又能够站在一
定历史高度，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思考的优秀作
品。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
回归”，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以为走出
历史写作与私人写作，表现当下人的生活，以当
代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题材的作品就一定是现实
主义作品；或者把虚构理解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反
面，认为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成分越少，文学的现
实主义精神体现得就越强烈，则是对文学现实主

义这一概念的极大误解。
其实，选择历史题材还是当代题材，主要表

现日常生活与私人生活，还是主要关注社会重大
事件与重大问题，人物、故事、情节是虚构的还
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都不是现实主义
文学理论关注的最为核心的问题。现实主义文学
理论关心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文学真实性问题，
而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概念体系中，“真实
性”指的绝不是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是真实发生过
的，而是指文学作品能够穿越社会生活的表层，
深入到人类历史的深处与人类心灵的深处，发现
一个时代社会发展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实质，把握
时代精神的细微变化，表现特定人群在社会发展
变化过程中内心深处经历的真实的情感体验。现
实主义文学所要求的这种“真实性”，依赖于作
家对社会人生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依赖于作
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面前冷静的思考判
断能力，依赖于作家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与“铁肩
担道义”的道德勇气。

如果用这些标准去衡量的话，中国当代文学
还存在很多问题，许多作品还不具备现实主义的
品格，特别是许多作家的精神世界离优秀现实主
义作家的境界还有很远的距离。

实际上，能够从根本上保障现实主义文学精
神得以实现的，是作家严肃的创作态度。卢卡奇
讲，现实主义的实质是“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
望，他对现实的狂热追求——或者，用伦理学术
语讲，就是作家的真诚与正直”。一个现实主义
作家一定是具有人类良知的作家，他面对自己的
良知而写作，由于这种良知而尊重事实，尊重历
史；由于这种良知而拒绝各种外在利益的诱惑。

认真分析中国当代所谓现实主义创作潮出现
的原因，固然与中国当代文学上世纪80年代与90
年代之交的一段时间里，实验小说、新历史小
说、私人化写作存在的问题有关，与中国社会

“三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官场腐败问题的
凸显有关，但同时也与整个社会的日益市场化、
文学期刊与文学作品出版日益商业化等大背景有
关。在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潮”中涌现的许多
作品，有着很明显的商业运作的痕迹。许多作家
和出版商一道，把很大精力放在了对当下读者阅
读心理的揣摩上，而不是放在对现实的深入观察

与研究分析上。因为在文学作品出版商业化的大
背景下，谁把握了读者的阅读心理，谁就把握住
了销售量，把握住了商业利益。

当代文学不断增强的对文学叙事写实性、当
下性、现场性的追求，实际上就与对读者阅读心
理的迎合有关。对于当今那些看着电视直播成长
起来，“阅读的兴趣点在于凝聚了这一代人经验
的事件、细节是否能以符合他们记忆的方式被忠
实地记录下来”的读者而言，选择具有当下性的
事件，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使文字呈现的世界
与喧嚣浮躁的现实世界最大限度地重叠，制造出
一种高度“仿真”的阅读效果，的确是一种颇为
有效的修辞策略。正如有论者所说，那些并非高
品质的“仿真性”作品，的确能“在市场化现实
中普遍地受到称赞，它们洋洋洒洒地相互依附和
攀缘，得到市场化社会意识和文学批评的全面加
强”。

由于一些作品文学的世界与当下浮躁喧嚣的
生活世界距离太近，与真实事件发生的现场距
离太近，因而也就无法获得冷静审视人生、反
思日常经验、批判现实的距离。而对人生的冷
静审视，对日常经验的深刻反思，以及对现实
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恰恰是现实主义文学必
须具有的品质，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精髓与
魅力所在。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过分考虑商业利益，过
度迎合读者阅读心理，使得当代许多现实题材的
文学作品，在“底层”、“反腐”、“纪实”等名义
下，糅进了许多不避烦琐、不忌道德底线的性描
写、性暗示，同时也有许多暴力、凶杀、血腥场
面的渲染。不少作品更是渗透着官本位、拜金主
义、视女性为玩物等落后的、错误的及至腐朽的
思想。以满足一部分读者不良的阅读趣味为手段
而追求市场效应的文学写作，实在是一种对读
者、对社会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与许多优秀
的现实主义作家那种用文学解剖现实、干预生
活，改造人性的人文情怀完全背道而驰。而那些
在“真实”的幌子下，编造千篇一律的类型化叙
事，虚构一些没有生活依据的离奇情节的作品，
其创作态度与写作手法，更是与现实主义毫不相
干。把这些作品放在现实主义的名下，实在是对
现实主义这一名称的亵渎。

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与魅力
□泓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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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批评文风 强化问题意识
□马建辉

都市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张鸿声 吴 鹏

当前一些文艺理论与批评影响力减弱，在不
少读者眼中成为可有可无的文字摆设，难以发挥
其应有的阐释文本、倡导价值、引领创作和辅助
阅读的功能和作用。改进文风的呼吁之所以能在
大多数文艺理论与批评家那里得到响应，正是由
于它切中了文艺理论和批评现状的弊端。当前文
艺理论与批评文风方面的毛病可以列举很多，这
主要是长期以来人们在文风积弊方面过于放任的
结果。

那么，如何防治文风方面的毛病呢？我们知
道，文艺理论和批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找
到文艺现象中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探究其阐释和解决之道。没有问题意识或不解决
问题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依据
和价值。因之，文艺理论和批评改进文风，首先
应该从强化问题意识入手。

当前，文艺理论和批评文风最大的问题之
一，就是问题意识的弱化和欠缺。由于缺乏问题
意识，一些理论文章或著作成了沙上建塔的体系
构建，一些国外文艺思想成了无的放矢的盲目引
进，一些文艺批评成了隔靴搔痒的炒作飚捧……
文艺理论与批评家如不去现实地解释或解决文艺
问题，就会像不去诊病、治病的医生，只是名义
上的或空头的理论家与批评家。缺乏问题意识，
在文艺理论方面，最基本的表象就是四平八稳，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独自建构自己的理论
体系，并自我评价其理论体系的地位和在文艺理
论史上的意义。并且，不许别人不同意自己的观
点和主张，更不允许别人批评和指责。别人发现
了自己理论上的问题，不是去面对和改进，而是
拼命加以掩饰，并拿批评者当作仇敌。这样不思
进取的文艺理论，别人碰不得的文艺理论，惟我

独尊的文艺理论，是学术霸权的一种存在方式，
是坏文风的源地。不断地质疑，不断地发现问
题，包括理论自身的问题，是文艺理论的生机所
在，而学术霸权建构起来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
的理论堡垒，在摧毁质疑的同时，也在耗尽自己
的理论生命。

缺乏问题意识的另一个表征，是对理论正统
地位的仰视和攀附。不管你承认与否，在文学理
论界，一些文艺理论家心目中都是有一个理论上
的正统的，比如作为社会学解释的正统，作为文
学性探求的正统等等。但最为明显的是关于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正统的争夺。不少文论家都把自
己的观点鼓吹成“马克思主义观点”，仿佛只要
自己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正确的、科
学的，就是不可置疑、不容置疑的。其实，马克
思主义不是理论的铠甲，披上它就可以刀枪不
入；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化妆的脂粉，涂上它就可
以掩盖理论肌肤上的黑斑。这里把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名义当作“铠甲”也好，当作“脂粉”
也好，都是不要问题、不要争论、不要质疑的不
良文风的典型表象。

不能不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斗篷下
隐藏着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它们之所
以这样藏起来，就是为了躲避质疑。这样无疑会
阻碍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步伐，会遏制文艺理论
阐释文艺现实的力量。现在，在这个改进文风已
渐成潮流的时刻，揭开这个“斗篷”，让发霉的
冒充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阳光下干枯，让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文论重新焕发生机的时刻，已经越来
越近了。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最锋利的磨
刀石，也是营养它的从不滑脱的胎盘，没有了问
题意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会钝化，就会成

为理论创新的桎梏。
在文艺批评方面，缺乏问题意识导致的最显

豁的一个后果，就是不少评论不再是一种理性支
配或专业导向，而是一种利益驱动或友情支
援 （从某种意义上说，友情支援也是一种利益驱
动）。一些文艺批评日益世俗化，日益沦落为利
益的婢女、消费的附庸、炒作的帮手、批评对象
的服务生。它们同而不和，涂脂抹粉，把评论写
作当成“高帽子”的生产，无论见到哪个作家都
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奉送一顶。我们知道，文艺
批评家最重要的职责是要“好处说好，坏处说
坏”。无论说好还是说坏，都需要问题意识。有了
问题意识，说好才会说得深入，因为好常常是一些
问题（包括艺术上问题）的出色解决；有了问题意
识，说坏也才富有建设性，因为问题意识不仅是要
质疑，而且还要析疑、解疑和答疑。

对一部作品的批评，除去阅读作品之外，还
应跟作者进行深入交流，跟其他的批评家进行交
流，与题材相类或形式相类的作品做比较，与该
作家以前及其后创作的作品做比较，对作品涉及
的现实对象做调研。这些都是复杂费力的工作，
而如果想写出评论上的优秀之作，这些工作应该
是非做不可的。

当然，强化问题意识，要求文艺评论家必须
有胆有识。就当前的文艺批评现状来看，“有
胆”比“有识”显得似乎更为要紧。“有胆”是
指“敢疑”、“敢问”，“有识”是指“会疑”、“会
问”。今天来看，“敢疑”、“敢问”显然比“会
疑”、“会问”更为人们所需要。评论家真的要有
一颗赤子之心，有冲破利欲驯化及其所带来的偏
见所编织的鸟笼的勇气，敢于去质疑、探疑。我
想，这应该是评论家改进文风的一个必要前提。

《新都市小说与都市文化精神》（以下简称陈著）是学者陈
继会及其课题组成员新近出版的一本专著，来源于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都市小说与中国都市文化的演进”。该
著一方面对“新都市文学”从文学研究内部着手，对“新都
市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进行内涵阐释，对其文学史的渊
源进行分析和梳理；另一方面，重视“文学与都市”的影响
关系，对“新都市小说”的创作、传播范式以及产生场域的
都市文化形态进行分析。

在该书第一章，作者总结、汲取了近20年对“新都市小
说”研究的成果及历史经验，把“新都市小说”研究重新放
入“都市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之中。作者从晚清现代都市
小说的萌芽状态展开梳理，对20世纪北京、上海等城市中不
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城市文学形态展开论述，进而为上个世
纪 90 年代以来的“新都市小说”研究建立起学术的历史渊
源。同时，作者以“文学”与“都市”的双向影响关系为研
究范式对“新都市小说”进行定义。认为：“新都市小说”
指的是“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迄今的都市小说，从性质上来
讲，这批新都市小说植根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和
社会转型中的都市文化，通过绘写都市景观，展示现代都市
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反映都市情绪，表
现都市意识，从而显现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与美学内涵”。
作者在其研究著述中重新对“新都市文学”的性质和内涵进
行了定义和阐释，为“新都市文学“的进一步深入确定了研
究对象和研究范式。

20世纪中国百年的发展过程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化的

过程，在转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两大理论资源：启蒙理性
主义和纯粹经济理性主义，从追求民族富强到个人主体意识
的觉醒与张扬都是现代化的具体表现。“改革开放”政策重要
的一点就是施行“市场化”原则，一切遵从市场规律，把可能的
一切事物都推向市场竞争之中。其实这正是“纯粹的经济理性
主义”在中国具体的发展。“经济理性主义”是德国社会学家马
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思想，其主
要内容是以交换逻辑作为基本的存在逻辑，以货币哲学作为
存在的支点，以经济行为作为基本的存在方式，以收益的最大
化作为最终的收益和目的。而遵从“经济理性主义”的市场化
原则正是“新都市小说”产生的动因，同时也是新都市小说主
要的表现内容。在陈著中，论述者从作家创作环境、作品等方
面对“新都市小说”进行了分析，而贯穿其中的就是经济理性
主义这条主线。

首先是创作环境的变化。陈著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
作家创作市场化开始浮出地表。首先是1989年王朔、莫言、刘
恒等 12 位作家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民间作家组
织——海马影视创作中心。而后的1993年，上海的陈村、宗福

先、贺子壮等人签署了对影视剧本稿酬最低标准的“九三一约
定”，进一步昭示了作家创作的市场化运作。从新中国成立之
初开始的对于作家创作活动以及作家自身的保障和组织逐步
削弱，部分作家开始下海，而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开始以市场
为主导，以普通读者接受作为创作原则。同时，由于传播媒
介的进一步发展，由传统的纸质媒介进一步向电子媒介发
展，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后期网络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为
文学创作、传播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渠道，文学创作变得更加
自由和多样化。文学创作不再是某些个人或者团体的专利，
每个人都有了自由表达自己感受和体验的可能性。文学创作
成为了全民皆可参与的一项活动，为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大众
化提供了可能。

都市化进程的加剧与个体欲望强烈的表达诉求也是新都
市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新都市小说的创作中，主要有两
种类型的人物，一种是外来人员，他们在都市的经历遵循着
闯入—沉沦—救赎的发展线索；一类是都市中成长起来的

“70后”、“80”后甚至还有“90后”一代，面对日新月异的
都市，他们放弃了崇高的理想，物质欲望和身体欲望的实现

是其惟一的追求。纵观20世纪整个历史，没有哪一段时间的
都市化进程像90年代以来这么剧烈、这么强大。大量的外来
人员涌入城市，他们在城市中演绎着人生的悲欢离合。他们
离开农村，失去故乡，而都市之于他们却只是驿站，在都市
中拼搏、挣扎的一代人成为了都市中游荡的过客，他们是无
根、漂浮的一代。

在陈著中，作者敏锐地注意到都市化进程带来的种种都
市形态的变化，这种变化明显地呈现在都市时间和空间形态
中。和 20世纪 90年代以前都市文学相比较，90年代以来的
小说创作对此有明显的体现。新都市小说作家邱华栋曾说

“我在写作时, 就非常注意以 90年代城市标志的一些细节来
填充作品, 比如大饭店中各种美食的名称，各种流行汽车牌
号, 各种流行摇滚乐以及别墅中各种设施, 都在我作品中予
以凸现, 我想我得以我的作品保留90年代城市青年文化的一
些标志性‘符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90年代以
来新都市小说家的集体宣言，他们认为都市不仅仅是人们生
活和工作的环境，同时，都市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一种生活
方式。

大量的物质化呈现、个体欲望表达以及私密空间展示也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都市小说的整体水平，但是作为一种文
学现象我们不能忽略其存在。人和都市文化精神、都市文化精
神和文学的关系都在变化发展，陈著显示出其重要的文学史
著作的意义。同时，由于新都市小说自身的复杂和多样化形
态，对其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正如陈继会所说“寻绎

‘城’与‘人’的关系，一切还都刚刚开始”。


